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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桐，小名周金海，1923 年 10 月 5 日出生于商县
两岭村（今归丹凤县棣花镇）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父
亲周新庄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又是一个心灵手巧的
泥水匠。母亲在他一岁时病逝，父亲、姐姐和祖母带着
他艰难度日。

童年时的周作桐，聪明好学，在两岭小学上学期
间，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高小毕业后，被留校当教工，
年仅 13 岁。

1937 年冬，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地方科科长的王柏
栋，被省委派遣回商，以国民党 38 军 17 师军官回家养
病的名义作掩护，组建中共商洛工委并任工委书记，
在显神庙、两岭村和龙驹寨等地开展抗日宣传，给学
生和群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建和发展了 130 多名
中华民族先锋队队员。受王柏栋的宣传和影响，周作
桐提高了觉悟，树立了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的雄心壮
志，率先参加了抗日民先队，并且经常去龙驹寨与王
士哲联系，带领两岭和龙驹寨两地的民先队员联合行
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声势大，影响深，受到当地老
百姓的大力支持。1938 年春，他被王柏栋秘密发展为
中共党员。

由于王柏栋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人民群众中的影
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恐惧，在劝告
王柏栋不要再搞抗日救亡宣传的阴谋失败以后，气急败
坏的反动势力凶相毕露，于 1937 年 7 月 25 日清晨将王柏
栋枪杀于家中，时年 28岁。

王柏栋被暗杀了，党在商洛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到
重大挫折，但王柏栋点燃的烈火并没有熄灭，他播下的
革 命 火 种 仍 在 燃 烧 ，并 发 展 为 燎 原 之 势 。 1938 年 10
月，周作桐被送往省青训班学习，结业后被送往延安，
先是被派往晋察冀边区，实现了他要到前线去和日本

鬼子拼死一战的愿望。由于他年轻有为，有知识、有文
化，后来又被调回延安，化名周宋杰，从事非常严密的
情报工作。

解放战争中，周作桐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接
着又跟随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参加了解放成都等战
役，一直打到重庆。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他在重庆兴奋得欢呼、雀跃，忽然想到革命胜利了，
应该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喜。

信写好以后，他立即按照家乡原来的地址邮递回家，
但他哪里知道，自己阔别 12 年的家乡已经首次设县，当
年他熟识的巩德芳、刘丹东、王士哲等人已为革命捐躯，
而家中的祖母和姐姐也在对他的无比思念中去世，只有
父亲苦守煎熬，一直等待着他的消息。

1950 年春节，商县的邮递员收到周作桐的信件，因
商县没有两岭这个村，就一直沿着丹江往下游寻找。那
时没有汽车，邮递员凭着两条腿跋山涉水，边走边打听，
用了两天时间走到茶房，才打听到两岭村的所在地，找到
周家巷子周作桐的老家，把信交到他的父亲周新庄的手
上。老人拿着信，一下子高兴地哭了，高声喊道：“我的儿
子有信了，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满巷子的亲邻都
欢乐不已，向周新庄表示恭喜。

周新庄一生清贫，不吃肉。儿子有信了，他感到这是
家中十多年没有的大事，得好好庆贺一番，但怎么庆贺
呢？想了大半天，他觉得解放了，翻身了，过去不吃肉是
因为穷没有钱，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就用开荤来庆贺吧！
农历二月初一，是商镇集日，他一大早就到集上割了二斤
猪肉，准备第二天把自己的生日好好过一次。

二月初二一早，周新庄到坟上给母亲、妻子烧完纸，
又在巷子用草木灰画个圆圈，给死去的女儿烧了纸，把他
们都“请”回家。女婿、外孙来了，他把早已做好的饭菜端

上桌来，给三位逝者也献上。盛宴开始了，他叫着外孙
说：“清江娃呀，以往我娃来，爷爷没有肉给我娃吃，老是
一碗甜糕、素菜，你舅有信了，爷爷高兴，今天也要开荤
了，来，咱们吃肉。”女婿孙甲尚立即给丈人碗里夹了一片
肉，老人吃了就吐，接着吃第二片，又吐了出来。女婿说：

“您一辈子不吃肉，腥味大，不习惯，慢慢来，以后就好
了。”接着给他夹了块素肉，这回老人吃了没吐。老人高
兴地说：“今天我要立个遗嘱，看来作桐的工作忙，一时恐
怕回不来，我的身体也不太好，说不定哪一天就走了，所
以，我要给你交代一句话，就是我死了，一定要等作桐回
来，给我摔孝子盆，我要争这口气，要让村里人都知道，我
不是‘绝死鬼’，我有儿子呀！”女婿孙甲尚说：“大，我记下
了，你放心。”

昆明解放后，西南军区司令部在昆明设立，政委是邓
小平，司令员是贺龙。周作桐在他们的领导下，为继续解
放大西南、平定边陲而积极工作，英勇奋斗。

1953 年春天，周新庄因病去世，按照老人的遗嘱，
女婿孙甲尚把灵柩的缝子用醋糨糊糊住，放在家里，给
周作桐去信让他安排时间，请假回家安葬父亲。当年
冬 季 ，周 作 桐 从 昆 明 回 到 阔 别 15 年 的 家 乡 。 白 雪 茫
茫，天寒地冻，他站在父亲的灵柩前，悲痛欲绝，泣不成
声，哽咽着高喊：“大呀，自古忠孝难两全，儿不孝，儿对
不起你，让你受苦受罪了……”出殡的时辰到了，亲邻
把周新庄的灵柩从屋里抬到周家巷子，放在高板凳上，
众孝子烧完纸钱，在起灵的一刹那，周作桐端起孝子盆
摔在石头上，村里人看见这一幕，都说：“老人有福，这
下该合眼了……”

1954 年，周作桐被调往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部三处处长，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6 年，周
作桐当选党的八大代表，参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到毛主席的接见。20世纪 60年代末，他被调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后又调任郑州军
事工程学院政委、合肥电子军事工程学院政委，直到离
休。2011 年 2 月 21 日，周作桐在北京 301 医院病逝，享
年 88 岁。按照他的遗嘱，丧事从简，没有开追悼会。在
他生病住院期间，总参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首长到医院
看望并向家属表示慰问。

周作桐戎马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清正廉洁，淡泊名利，无私无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的胜利，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民军队的现代
化、信息化基地建设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不愧为先烈
王柏栋培育的商山火种。他是商洛人民的好儿子，家乡
的人们为他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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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剪子来戗菜刀！”小区门口来了一位磨刀老头儿，行当
简单：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个红布袋，一只塑料桶，一圆一瘪
两个塑料壶，一粗一细两个磨刀石，另带砂轮、钢铲、小板凳。
磨刀石放在檐坎上，小凳子搁在檐坎下，面对檐坎坐着。有人
拿菜刀来了，便猴腰弓背，拉开架势，“嚯嚯”地磨起来。

菜刀用得时间久了，刀刃会钝，会豁，会卷儿，就要“戗”，把
钝豁卷口的菜刀刮薄削平。刀拿来了，磨刀人先瞧刀口，看是软
钢还是硬钢，硬的用砂轮打，软的用钢铲削，最后用磨刀石磨。

磨刀是细活儿，有窍门儿。磨时，右手握住刀把，左手五
指压在刀面上，刀与石的角度不能大也不能小，过大伤刀刃，
过小磨不快，得刚刚好。磨刀人心思细腻，安静平和，磨一会
儿，把桶里的水洒些在刀刃上，又磨又洒，直到刀口发青，拿起
来，刀刃朝上，与目光平行，眯缝着眼细瞧刀锋，明晃晃成一条
直线了，再用食指在刀刃上轻轻刮一下，试试刀口的锋利，然
后摸摸刀侧的光滑度，没毛刺、不刮手、光亮锋利了，就把刀放
在一边，等主人来拿。

我出小区大门时太阳还没露面，等我去城里浪一圈儿回
来，阳光如水，滚烫烫泼了一地，磨刀老人的姿势没变，低头弓
背，磨刀霍霍，只是背上的衣服漾了一摊水，湿漉漉地贴着皮
肤。我问他怎么不去躲躲太阳，下午再磨？他说不热，晒惯
了，早磨早回家。

磨刀是老手艺，利薄苦累，不挣钱，因而我们见到的都是老
年人，年轻人不愿学。磨刀老人说，一个小区一天能拿来的刀，
也就是十来把，磨一把6元，一天就挣个几十块，换个油盐钱。

磨刀生意渐行渐远。一个小区上千户，除了受过苦的老
年人为省钱，拿刀来磨，年轻人才不理这些事呢。一旦刀口钝
了、卷了，大多把旧刀一扔，买把新的回来，没有人为心疼几十
块钱拿去磨。

“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人这句经典吆喝，不知还能叫响
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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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南 县 城 关 街 道 办 事 处 八 里 社 区 拥 有 独 特 的 耐 火 黏
土 、煤 炭 和 油 松 等 烧 制 砂 锅 不 可 或 缺 的 材 料 ，所 烧 制 的 砂
锅是闻名遐迩的洛南特产之一。八里砂锅轻薄而结实，细
致却透气，朴拙但釉亮，耐高温能持久，廉价又实惠，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不仅畅销陕西省内各个市县，还远销河
南、山西、湖北等省。

5 月 2 日，在洛南县城关街道办事处八里社区东弘锦宿
院内，笔者见到八里砂锅传承人尤铁娃正在明亮的操作间
忙碌地制作砂锅。“我是祖传的手艺，18 岁就开始做，原料就
是炉渣和陶土，两样配合，首要的是选土，然后揉土，必须将
土和匀，再用模具制作砂锅……”他热情地向前来旅游住宿

的游客介绍。
据砂锅制作手艺人薛怀志介绍，八里砂锅已经有五六百年

的历史，鼎盛时期，手工业作坊达到二三十家，年出产品 12万件
以上，曾经一度成为村上主要的产业。烧制砂锅有很强的技术
要求，也是极为辛苦的差事，随着时代的变迁，砂锅逐渐被其他
制品所替代，市场前景日益萎缩，烧制砂锅的技艺也没有多少人
感兴趣，技术工人严重缺失，没有人接班，传统制作工艺濒临灭
绝的危险。

守护传承文化遗产，永久留下历史记忆，是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的一道“必答题”。历经百年，砂锅仍旧是当地群众颇受欢迎
的一种炊具，用它熬汤，汤亮味醇；用它炖肉，香而不腻；用它熬
中药，味真而性纯；用它温汁，保暖不腐；用它做砂锅豆腐，更是
一绝，嫩而不烂，口齿留香，别有一番滋味。

近年来，洛南县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
护，积极探索“文化遗产、旅游、文创、乡村振兴”等活化利用创新
模式，引进社会力量，全方位加强宣传推广，让文化遗产焕发新

活力、绽放新风采。
“东弘锦宿和咱的老艺人进行合作，老艺人负责工
艺和生产，东弘锦宿负责销售，先把这门手艺保留下

来，再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让这门传统技艺传承
下去。”东弘锦宿负责人孙旭信心满满地说。

八 里 砂 锅 不 仅 是 单 纯 的 生 活 炊 具 ，更
是一种传统的工艺制品，古朴独特的工艺
技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用好传统
砂锅工艺这个宝贵资源，既是繁荣地方
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薪火”，也能让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得 到 更 好 地 传 承 、发
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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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桐周作桐19831983年于北京留影年于北京留影

阴干上釉后即将要烧制的砂锅阴干上釉后即将要烧制的砂锅

八里砂锅传人尤铁娃对制作好的砂锅进行烧制八里砂锅传人尤铁娃对制作好的砂锅进行烧制

在山阳县城一小区门口磨菜刀的老人


